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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伯离休后依然过着简朴平淡的生活

在柯菲家客厅里，悬挂着的一幅油画吸引了我的
眼球。画面里，一位志愿军女战士站立在满目焦土的
高地上眺望着远方，目光坚毅而刚强，透出必胜的信
心。这是柯菲儿子根据 1953 年抗美援朝期间母亲在
朝鲜前线拍摄的一张照片绘制的。
柯菲从小喜欢文体活动。1950 年 2月参军时成了

一名文工队的文艺兵。那时，柯菲才 17岁。
“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就是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

炉里锻炼形成的。”柯菲激动地说道，“近 8年的部队
生涯中，部队对我的培养所赋予的正能量是我一辈子
都受用不完的。”尤其是抗美援朝时，部队里的老党
员、老战士、老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感人事迹，让柯
菲受益匪浅。从入团到入党，在复员后的各个工作岗
位，柯菲认为“最庆幸的是能够参军。”在戎马生涯中，
柯菲在国内立功 3次，在朝鲜战场上荣立三等功。

柯菲的丈夫李金庠也是志愿军文工团的。1950 年
他俩所在军团入朝参战，军首长命令李金庠带领一支
文艺小分队到前线慰问演出。由于柯菲唱歌跳舞打鼓
样样会，所以一场演出中她的任务最多，也最活跃。在
朝鲜硝烟弥漫的前线，有时敌机在头顶上盘旋，小分队
还会坚持在防空洞里坚持为志愿军战士演出，鼓舞着
战士们的昂扬斗志。

总之，难忘的部队生涯，是根植在柯菲心中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让她更自信、更豁达、更坚毅。

1973 年 3月 6日，柯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我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拳宣誓时，思绪万千，心里久
久不能平静，我是参加革命工作 23年以后才实现了入
党心愿啊！”谈及入党那段曲折经历，柯菲有些激动。

从 1953 年在部队里第一次写了入党申请书开始，
复员后作为随军家属，柯菲先后在上海矽钢片厂设备
科、山西艺术学院教务处、山西大学艺术系办公室、西北
工业大学政工组、西安市雁塔区革委会文化科等单位任
职。柯菲很“倔”，每到一个新的岗位，她都会向党组织
提交入党申请书，但每次的结论如出一辙：表现很好，可

作为培养对象。“但就是跨不进这扇门。”柯菲笑言。
1973年 3月，柯菲终于入党了。“后来才知道没有

入党的原因。原来，我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交通司任过
职，有国民党军统特嫌，并一直挂在我档案里。”柯菲
坦言：“吸收不吸收你入党是组织的事，争取不争取是
自己的事。所以，我把所有的艰难都当作是党组织对
我的考验。”“入党后，我就决心不能对不起入党介绍
人，不能辜负党组织的培养，不能违背 18 岁时的初
衷，要牢记入党誓言。”

1978 年 10月柯菲退休回上海，从事街道统战工
作。1990年担任虹口区侨联委员，后又被选为区侨联副
主席，分管信访工作。柯菲还是虹口区11届、12届人大
代表。作为人大代表，柯菲充分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
传”的桥梁纽带作用，经常深入居委区听取居民意见，
居民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她都会带到人代会上，并且
条条有答复。“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是宪法赋予人
大代表的职责。”柯菲说。有些区里解决不了的事情，就
通过与市人大代表结对，争取让市级人大代表去解决。

在柯菲的多方奔走下，一些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后来得到了解决。许多居民见到她都翘起了大拇指。
相关部门问她对处理结果满意不满意，她说“老百姓
满意，我就满意！”

部队赋予的正能量一辈子都受用不完柯菲

柯菲和油画

1931年 11 月，徐建新出生在安徽
大别山，12 岁那年开始跟着外公读私
塾，由于他外公是一名共产党员，因此，
徐建新从小就跟随外公参加了革命活
动。在大别山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期间，
徐建新和其他孩子贴标语、送信件……
直到1947年，他才参加了新四军庐南游
击大队，那年徐建新算是正式入伍了。
“那时，国民党军队对我们进行‘围剿’，
我们一直在与国民党军周璇。生存下来
逃避敌人的追捕是我们的首要选择。”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是吃人民的饭、
穿人民的衣长大的。”徐建新坦言。

后来，徐建新所在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皖北独立
师。淮海战役结束后，徐建新所在的皖北独立师改编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10军 30师，并
在安徽安庆的桐城集结准备渡江。当时，10军主要任务
是进行水性训练，同时，向当地老百姓收集船只，挖壕沟，
把渡江船隐藏起来，准备渡江解放江南一带。

在安庆江堤边上清理敌人的碉堡和据点后准备渡
江时，徐建新所在的 30师却接到命令返回大别山进行
清剿部分继续作乱的国民党散兵，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大
西南的战役。徐建新说道：“当时，我们每位战士都背着
武器弹药装备、米袋、铁锹，从合肥出发，途经湖北、四
川，再一直南下，冒着酷暑徒步走了7000里路。”

西藏和平解放后不久，徐建新所在 10 军开赴朝
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一直待到 1952 年先期班师
回国。“我是搞摄影宣传的，有时还要冒着敌机轰炸、
密集火力、踩雷的危险。”谈到当时硝烟弥漫的战场，
徐建新感慨万千。

1953 年 5月，徐建新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

中国建立后，徐建新先后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政治部、海军航空兵第六师
（东海舰队）政治部空勤保卫科服役，
复员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上海造船公司
工作。徐建新在各个岗位上，默默奉献、
勤勤恳恳干到退休。

徐建新对其在战争年代和抗美援
朝期间出生入死的经历不以为然，但谈
到儿子徐力却很伤感。

徐力毕业于石家庄航校，之后成了
一名空军飞行员。对越自卫反击战期
间，在一次驾驶歼击机进行滩涂超低空
飞行的高强度训练时不幸遇难，年仅

22岁。“我儿子在航校和部队表现很好，为了备战，向
死而生，敢于担当，敢于上前线。”徐建新难过地说道。

那年，当徐力所在部队突然来电通知徐建新全家
去部队时，依据多年在部队的经验，只有发生一等事故，
部队才会通知全体家属去部队，沈建新立马有一种不祥
的预兆，但作为一名军人，徐建新必须保持镇静，首先做
好家人工作。到达部队营地，徐建新才对老伴说：“我们
见到儿子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出了一等事故。”老伴听
闻差点瘫倒，实在受不了这一噩耗。“那时，我没别的想
法，只是想尽快安抚好老伴。”徐建新哽咽地说。

徐建新的丈人是开国将军谢甫生，1955 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文革时受到不公正对待。儿子报名参加空
军时，徐建新的老领导老战友都劝他放弃，但徐力很执
着，非得参加飞行员招募。“他只想证明我们是一个革
命家庭。”徐建新说道。最后，徐力还是通过了极其严
格的政审，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

为了祖国的和平事业，徐建新贡献了自己的大半
辈子，还为国家奉献了一名优秀的航空兵战士。

身着戎装的徐建新老伯

““小城红记忆”” 凉城百位先进人物 （（一））
我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长大徐建新 年已九旬的孙广学，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家，却又是一名抗美援朝战场上参加过 5 次
重大战役、立过赫赫战功的志愿军炮兵战士。
1953 年 9月，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
政治部颁发的三等功奖状，并荣获朝鲜人民共
和国颁发的银质军功章。

然而，谈起那些战绩，孙老伯感慨道：“许
多战友都为那场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的
这些成绩真的不值一提。”

1949 年 1月，孙广学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51 年 1 月随部队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
朝战争。那时，孙广学所在的高炮连主要负责
保卫兵站、步兵阵地，以及车站和桥梁等重要
交通设施。“我们离前线阵地最近时只有 5千
米，美国几千架飞机昼夜不停地轮番轰炸和扫
射，高炮阵地成为敌机重点‘照顾’目标。”聊
起那段“燃烧”的岁月，孙老伯感触很深。

孙老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战友，一名炮
兵五炮手（亦称压弹手），在敌机对炮兵阵地
进行猛烈扫射中，他胳膊受了重伤。连长和战
友见状要他赶快撤离阵地，但当他看到敌机又
俯冲下来时，强忍着剧痛又压了两个弹匣（一
个弹匣有5枚炮弹），敌机被击落了，但这位五
炮手整个胳膊彻底断了，后来截肢了。“本来他
的胳膊是能够保住的。”孙老伯伤感地说。

谈起高炮连指导员，孙老伯“永生难以忘
怀”。当时，炮兵连接到命令转移阵地，指导员
自告奋勇带了 3 名战士去察看新阵地地形，
确定大炮转移路径以及放在哪个位置合适。
由于那里已被敌机夷为平地，他们 4 个人察
看地形时暴露了目标，敌机发现后扔下一颗炸
弹，炸出了一个面积几十平方米、深 10米的大坑，4人全
部牺牲。后来，连长和 10名战士满山坡去找尸骸，只找
到指导员的那把手枪，以及指导员的头颅（排以上干部
能留头发，所以才确定为指导员），其他都无法辨认了。
大家失声痛哭，最后，连长命令把能找到骨骸包起来装
入炮弹箱，埋在那里的山坡上。孙老伯只记得那个山坡
位于朝鲜伊川，只知道指导员是江苏盐城人，从盐城新
四军某部调来当高炮连指导员的。
“那种战争场面太惨烈、太血腥了，想起来就伤心，

不堪回首啊！”孙老伯拭去眼泪说道。“现在开展的‘四
史’学习教育很有必要，要教育青少年我们的和平环境
多么来之不易，要教育青少年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好
好学习，报效祖国！”

孙广学在抗美援朝战场荣立四等功 3次；三等功 1
次。从朝鲜回国后，孙广学于 1954 年 1月光荣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在随后的军旅生涯中，孙广学积极投入到国防建设、
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事业中，1957 年 3月，孙广学
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 1956 年战斗训练积极分子奖
状，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战斗训练积极分子代表会
议全体代表一道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
切接见。

1963 年，孙广学从山东省军区某高炮兵团调来上海
筹建电子部第二十三研究所，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组
织科科长、工会主席（正处级），直至 1993 年离休。

虽然在文革期间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还被没收了
朝鲜人民共和国颁发的荣誉证书，但孙老伯从来都不计
较。“想起牺牲了的战友，我什么都想得通。”孙老伯坦言。

文革结束后，孙广学更是忘我地投入到军工和国防
建设中，由于工作出色，成绩突出，被上海市科学技术工
会评为 1988 年上海市科技系统优秀工会工作者。

□□记者 武 钢


